
宣言：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 

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 

  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人类今天的文明，正面临从所未有的威胁。汪达尔人（注一），带着极野蛮而相对地

缺乏效果的工具，摧残了欧洲一角的古文化。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统一在其自身的历史命运之下的世界文

明，正蜷伏在整个以现在科技仓库所武装起来的反动势力的打击之下。我们所联想到的不单是那越来越接近的世界

大战；就算是在“和平”时期，文艺和科学的地位，也是绝对地不能忍受的。 

  只要它仍依赖个人的努力，只要它仍只能使到一些主观上的天才去创造文化的客观上的丰美，则任何哲学、社

会学、科学和文艺的创举，都只能是一项宝贵的机缘的成果；那即是说，是必然性的——或多或少地自发的——表

现。无论从普遍的认识（它阐释现存世界）、还是革命的认识（它——为了更好地改变这个世界——需要对掌握其

运动的规律有更精确的分析）的立场去看，这些创造是不能被贬低的。特别是，我们对于这些创造活动发生时智慧

力的状况，是不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也不能对掌管这些智能创造的特殊规律，毫不加以重视。 

  在当代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能够容许智慧创造的那些条件，已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破坏。从而必然产

生出不单是文艺工作的越来越表面化的堕落，“文艺工作者”的人格尤其如此。希特勒的政权，当前正在扫除在其作

品内对自由——无论多么表面地——有丝毫同情的所有德国作家；这已经使到那些仍然乐于执起钢笔和画笔的人，

堕落成为这个政权的国内佣人的地位。他们的任务，是依照最坏的美学会议的指示去歌颂这个政权。而假如消息是

可信的话，在苏联亦是如此；那里，特尔米多（注二）反动正达到高潮。 

  无需说，我们并不接受那个现正流行的口号：“不要法西斯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这是庸人们的陈腔滥调，

适合于他们既保守又惧怕、臣伏于“民主”过去的残渣的胃口。真正的艺术，并不满足于将现成的模式加以改头换

面，却坚持要去表达它那个时代的人类及其需要——真正的艺术是不能不革命的、是不能不鼓励对社会来一次全面

而激烈的重新建设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将智慧创造从滞碍它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且让所有人类将自己提升

到以前只有个别的天才才能达到的高度上去。我们认识到，只有一次社会革命才能为一个新的文化扫清道路。但假

如我们拒绝给予现在操纵着苏联的官僚层以任何支持，那只是由于在我们心目中，它并不代表着共产主义，而是代

表了它最叛卖、最危险的敌人。 

  苏联的专断政权，通过它在其它国家内所操纵着的所谓文化团体，在全世界扩散着一幕深沉的暮色，反对任何

形式的精神价值。这是污秽而血腥的没落。那些以奴颜婢膝为业绩、以说谎取酬为惯例、以姑息罪恶为欢乐泉源的

人，却将自己装扮成知识分子和文艺创作者。斯大林主义官式的艺术，以一种史无例此的喧哗，反映出它们企求在

自己的雇佣兵职业上涂上色彩的努力。 

  这个对文艺的原则可耻的否定——就算在奴隶国家也不敢如此实施的否定——在艺术界所引起的厌恶，应受到

积极而毫不妥协的指控。作家和艺术家的反对派，是一股力量，可以用来揭露和推翻那个一方面消灭无产阶级建立

一个美好世界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摧残每一项高贵情绪、甚至乎人类尊严的政权。 



  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惧怕艺术。它明白到，在一个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艺术家的角色，是由个人以及那些与

个人相敌对的各种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来决定的。这个事实本身——只要艺术家自觉到这一点——会使到艺术家成

为革命的天然的盟友。升华的过程——心理分析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参加进去，企图在完整的“自我”与它所拒

斥的外在因素之间，重建破碎了的平衡。这种重建工作有利于“自我的实现”，这实现带领所有内在世界的力量，和

每一个人共有的、经常都具启发性和发展着的“自我”，走向反对那个不能容忍的当前现实。个人精神所感受到的解

放需要，必须沿着这个源流的自然道路，引领它与人类原始的解放需要的必然性结合。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提出关于作家的作用的观念，是值得重提的。他宣称：“作家自然必须要为生活和写作而赚

钱，但他必须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为了赚钱而生活及写作……作家并不将其作品当成一种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

在他自己和其它人心目中，他的作品绝少是一种手段，使得假如有所需要，他会为了其作品的存在而牺牲自己的存

在……新闻自由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并不是一项赚钱的活动。”对于那些掩饰在为了国家的缘故之下，将智力活动

规限在一个与其本身的目的方向不能并存、并要限制艺术的论题的人，以这项声明来反对他们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艺术论题的自由选择，以及消除对其探索的范围的限制——以艺术家为职业的人，有权去宣布这是他们的不可侵害

的权利。艺术创作的领域——想象力必须摆脱任何限制，必须不被任何借口去让它被扣以枷锁。对于那些——无论

是在今天还是明天——劝告我们去容忍艺术从属于我们认为是基本上与艺术的本质不能并存的纪律的人，我们给予

一个坦白的拒绝，而我们站在艺术的完全自由的立场上，提出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回答。 

  当然，我们认识到，当革命的国家有权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击、保卫自己时，甚至乎要干涉到科学和艺术的领

域。但在这种被迫的和暂时的革命自卫措施，与对智力创造发号施令的虚伪之间，有着鸿沟之隔，假如，为了物质

生产力的更好的发展，革命就必须建立一个集中控制的社会主义政权，那么，若要发展智慧性的创造，就必须从一

开始就建立一个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政权。不要权威，不要独裁，不要丝毫从上而下的命令的痕迹！只有在一个

友好的合作基础上，没有外来的限制，学者和艺术家们才能推进他们的任务：在以前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更深远的

任务。 

  现在必须清楚，在保卫思想自由的时候，我们并不企图鼓吹政治冷漠；我们从不希望恢复一种一般上只能为反

动的极不纯洁的目的而服务的所谓纯艺术。不，我们对艺术的角色的观念，其高度令我们不能拒绝让艺术对社会的

命运产生一些影响。我们相信在我们时代里，艺术的最高任务是积极而自觉地参与革命的准备工作。但除非艺术家

主观地吸收了革命的社会内容、除非他每一条神经都感受到革命的意义和实质，并且自由地寻求在其艺术中赋予其

自身内在世界的体现，否则艺术是不能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服务的。 

  在资本主义——无论是民主的或法西斯的——垂死痛苦的现阶段里，艺术家看到自己受到失去生存和继续工作

的权利所威胁。他看到人与人的联系的通道，已被资本主义崩溃的瓦砾所淤塞。从而自然地，他转向斯大林主义的

组织，并寻求摆脱自身孤立的可能性。但假如他要避免完全的消沉，他就不能够留在这些组织里，因为他没有可能

在其中传递自己的讯息；亦因为这些组织以某些物质利益而要求换取堕落的奴性。他必须明白他的落脚站是其它地

方，不是在那些叛卖人类及革命的道路的人之中、随之而能够在那些从而能够将革命完成、和给与人类天才的所有

形式以最终自由表达的人之中。 

  这份呼吁书是要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能够重新团聚所有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以他们的艺术更好地为革命服



务，并且保卫艺术本身的自由，反对革命的篡夺者。我们相信，所有不同种类的美学的、哲学的、政治的倾向都能

在此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只要双方都毫不妥协地摈斥由约瑟?斯大林及其心腹嘉西亚?奥利华所代表的反动警察监

督精神，则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是可以与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进的。 

  我们知道，今天，数以万计的孤立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正散布世界，他们的声音被那些训练有素的骗子的响亮的

混声大合唱所淹没。数以百计的细小地方杂志正企图将年轻的力量集结在他们周围，寻求一条新路径，而不是去作

附从。每一个进步的艺术倾向都被法西斯主义当成“堕落”来毁灭。每一项自由的创作都被斯大林主义者称为“法西

斯”。独立的革命艺术现在必须集结它的力量来对反动的迫害发动斗争。它必须大声宣布自身存在的权利。这种力

量的团结正是我们当前认为必需成立的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Revolutionary Art）的目标。 

  我们并无意思去固执于我们在这份宣言中所提出来的每一项观念，我们认为它只是新方向的第一步。我们呼吁

每一个艺术的保卫者和朋友，认识到这项呼吁的需要性，立即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同时向所有准备参与建立国际

联会的左翼出版人，提出同样的呼吁，并且策划这个联会的任务和它的行动方法。 

  当一项初步的国际接触已通过报刊和通讯被建立起来，我们就会开始在一个适当的平面上组织地方性和全国性

的会议。最后的一步将是一个世界大会的召集，将会正式地标志着国际联会的成立。 

  我们的目标： 

  艺术的独立——为了革命。 

  革命——为了艺术的完全解放！ 

注一：汪达尔人（Vandals），属日耳曼民族，公元四至五世纪进入高卢、西班牙、北非等地，并曾攻占罗马。他

们的进侵对欧洲的文化做成极大的摧残。故Vandal这个词，亦具有“文化、艺术摧残者”的意思。 

注二：特尔米多，这个词的意思是群众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被篡夺。 

※ 本文原发表于1938年秋季《同路人评论》（Partisan Review），署名者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是墨西哥

著名画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诗人和小说家。据布勒东说，这篇

文章的观点是以他和里维拉及托洛茨基于1938年墨西哥一次讨论结果所写成的。 


